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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的好友俞平伯
先生曾写道：“一片片的落英都
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
看了《子恺漫画》所感。”俞先生
也说：“‘看’画是杀风景的，当
说‘读’才对，况您的画本就是
您的诗。”今年  月9日是丰子
恺先生诞辰   周年。本刊特
邀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女）辈杨
朝婴、杨子耘、宋雪君解读丰先
生漫画，与读者一起重温。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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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丰先生的漫画明白易懂，

最接地气，也不能一概而论——最接

地气的，是丰先生漫画的取材，大多是

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是大家司

空见惯的人间生活景象；最接地气的

还有那简洁的传神笔法，而相当一部

分画还是需要认真“读”的，同时还需

要有“加注说明”。

先生的漫画作品一共有多少幅？

首先我们尽量剔除同一幅漫画因赠送

多人而画过略微不同的多幅漫画来作

统计，这样可以避免雷同的重复计

算。这些画作包括在各种报刊杂志上

发表的漫画、丰先生自己编的各种画

集、为亲友的图书作的插画与封面漫

画、扉画（郑振铎先生取名）、题头画和

尾花等，一共有七千四百余幅（当然这

还是不完全统计）。这些漫画中有相

当大一部分是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的。为避免读者有“炒冷饭”之感，我

们在选画上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不常见的子恺漫画；第二，不太容

易看懂的漫画；第三，画面背后有故事

可以讲述的漫画，以及第四，与家人和

亲友有关的漫画。

细细品读子恺漫画，给人的感受就

是，看到的是博学的丰子恺，也是更加

丰满更加风趣的丰子恺，同时深切感受

到了子恺漫画的奇妙之处——期待读

者会有同样的或者不同的丰富感触。

读了丰先生的漫画《送别》，

免不了会联想到他的老师李叔同

填词的歌曲《送别》。

在丰家，除夕不只是一顿丰盛

的年夜饭，饭后就是丰家的春晚：

所有活动都抄写在大红纸上，用红

纸条掩盖，揭开一项举行一项，有

交换“除夜福物”、猜灯谜、诗朗诵、

合唱等。唱的第一首歌，一定是李

叔同的《送别》。一次，大人孩子齐

唱《送别》，唱到“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时，丰先生在一旁微

微叹息一声，他觉得让孩子们唱

“知交半零落”不合适，就把老师的

歌词改成了“少儿版”歌曲《春游》：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

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

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

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山路寂，顾客少，胡琴一曲代

     》这幅画，是丰先生根据亲身经

历画出的，丰先生曾用一篇随笔《山

中避雨》来讲述这个故事。

那天，他带两个女儿到杭州西湖

边的山中游玩，忽然下起雨来，三人

只得就近找家小茶店喝茶躲雨。雨

越下越大，看着“山色空蒙雨亦奇”的

景象，丰先生觉得比晴天游山更有

趣，而两个女儿枯坐着，觉得既扫兴

又无聊。店里的茶博士坐在门口用

胡琴拉《梅花三弄》，音不准，拉了一

会儿就作罢。丰先生接过胡琴，在茶

店用胡琴拉西洋小曲。两个女孩和

着歌唱，丰先生说这景象看上去像是

“西湖上卖唱的”。村里的孩子循着

胡琴声走来，一个女孩还唱起《渔光

曲》，让丰先生用琴声和她。

丰子恺却体会到古人所说的

“乐以教和”，“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

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

荒村中实证了。”

《大地沉沉落日眠》，这幅画

的画题取自丰子恺的恩师李叔

同先生的诗《晚钟》。这首诗可

分为前后两部分，描写的是大

地、炊烟、幽鸟、暮色、丛林，从夕

阳西下的晚景引出“摇曳钟声出

尘表”的景象。丰子恺引用的画

题为前半部分的第一句：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

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

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

出尘表。绵绵灵响彻心弦，眑眑

幽思凝冥杳。

丰先生的《大地沉沉落日

眠》，是一幅引发沉思的画面：落

日，湖面上一片寂静，唯有大雁

在天空飞翔。主人翁矗立船头，

陷入沉思。

“树犹如此”的典故出自《世

说新语 · 言语》：东晋时期的宰相

桓温在北伐时看到自己以前种

下的柳树已经成大，都有十围粗

了，不禁发出时光流逝、人生短

暂的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

堪！”

丰子恺先生的《树犹如此》

发表于     年  月   日《论语》

杂志，林语堂读了丰子恺的漫

画，深有感触，特地为此画题诗：

脆脆风前柳，丝丝泪如雨。

岂知我心忧，低头默无语。

脆脆风前柳，飘摇如战栗。

岂解我心忧，依希长太息。

脆脆风前柳，叶叶报慢怆。

春风吹不尽，丝丝离恨肠。

    年丰子恺故乡石门镇缘

缘堂被炸，丰子恺舍弃藏书万卷和

弘一法师赠送的书物纪念品，一家

八口外加姐姐和正好来串门的岳

母，只带少量衣被仓皇踏上逃难

路。

但逃难路上也有喜事：幼子在

    年出生，次女丰宛音结婚，丰

子恺当上外公。小弟弟即将出生，

全家非常高兴，丰子恺预先给小孩

起名“新枚”，取义在汉口所作的一

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

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其实最

初起名为“新条”，但长女丰陈宝认

为“新条”不好听，提议改为“新

枚”，丰先生采纳了。这孩子还没

出世，但他的名字已经先到了人

间，为复兴新中国增添了新国民。

丰子恺曾说：“我希望一幅画

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换言之，

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

言文学而作文。”这幅画的主要位

置是老奶奶与孙儿的亲吻，那两人

脸部交错的线条，表现出老奶奶对

孙儿深深的爱。读者一定已发现，

那杨柳枝条与水面也在    呢。

丰先生与柳树有缘，他曾说，

自己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

喜初染鹅黄的嫩柳。他曾给自己

的寓居命名为“小杨柳屋”，画了

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

修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

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

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

与口。难怪俞平伯先生要说：“子

恺工于作杨柳燕子，令人神往。

若照古人号‘张三影’之例，应当

是号‘丰柳燕’的罢？”

丰子恺画的这个作为摆设的

“俑”是发表在    年出版的《人间

相》里的。那时，被丰先生视为“灵

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的缘缘堂已

落成。他对这个家费尽了心思——

用老银杏板镌刻匾、请弘一法师写

一堂大屏、挂上吴昌硕绘的老梅中

堂、两旁又是弘一法师写的大对联

“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丰先

生家没有流俗琐碎的挂物，整个布

置堂堂庄严，落落大方。

但有一次，一个上海朋友买了

个捧茶盘黑人木俑要送给丰先生，

称可放在沙发椅子旁。丰先生谢绝

了，因为这个黑俑与缘缘堂简单朴

素、坚固合理的装修风格全然不相

协调。黑俑最终没进缘缘堂门，丰

先生以此为题材画了这幅《俑》。

丰子恺先生的《闻长安乐，则向

西而笑》最初发表于天津《民国日报》，

    年编入《丰子恺画存》。丰先生

在自序中说：“胜利复员后居江南，而

我的画寄与北方的天津《民国日报》者

最多……有许多人因为常在天津报

上读我的画，而以为我住在天津，或

竟当我是天津人。我很高兴。因为

先师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是天

津人。我虽没有到过天津，而天津

话从小听惯，对天津时生憧憬。”

画题“闻长安乐”出自汉代桓谭

的《新论》：“关东鄙语曰：‘人闻长安

乐，则出门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则对

屠门而大嚼。’”长安为西汉京都，因

富庶而令人向往，所以有关东人出门

时向西而笑一说。历代诗人也留下

相关诗句。如骆宾王的“唯余西向

笑，暂似当长安”，温庭筠的“桓谭未

便忘西笑，岂为长安有凤池”等。

山中避雨

少儿版《送别》

树犹如此

新枚——新国民

长安西笑

柳枝的kiss

俑的故事


